
■ 李志胜

夏 至
（外二首）

凉面条、凉面鱼都可以吃了

黄瓜、豆角、西红柿

纷纷与鸡蛋联姻

大快朵颐的生活，被大量发

行

绿叶翻卷的荆芥开始介入

碰到的暗影，许是些阴凉

蝉噪，蛙鸣，虫啁

推搡着炎热、雷雨、鬼故事

像时令之家

往外赶不受欢迎的人

琐趣碎兴，替代梦想

人生轻奢，纺棉花一样

被纺出线，纺成了线锤儿

每匹布，每幅画

都有自己白昼般明亮，悠长

的经年

一只来自童年的蝉，趴在

比网络还稠密的绿海中

唐诗醒了，宋词醒了，民谣随

南风落下

溅起一塘荷色，满耳蛙鸣

那个手拿粘杆儿，一下一下

捕捉盛夏故事的人呢

他微笑的样子，像一枚熟透

了的黄杏儿

抑或一颗又面又香的大甜瓜

骑土墙的藤蔓顽皮，拂树梢

的夕晖

安静若水

入夜，时不时地被闷热

闹出些小失眠

空调制冷，只是西洋药，治

表，不治本

那曾舒缓摇动的大蒲扇，念

经似的檐雨声

防暑，降温

如今却顺着力不从心的拐

杖，纷纷滑脱

化作一声砸地叹息

夏 叹

□ 马海霞两元喜酒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家还在

农村，这里的结婚随礼，关系好的

随三元，一般关系的随两元。通常

新媳妇上午过门后，随礼的人便会

络绎不绝地来。下午，主家根据账

房提供的随礼名单，挨家挨户地请

随礼人前来吃喜酒，通常是安排家

族里的晚辈去请。

随礼三元的人，请一次便来；

随礼两元的人，都是普通关系的，

钱少，不好意思来喝喜酒。即便主

家一请再请，他们也只是嘴上答应

去，实则不会赴宴，这是约定俗成

的规矩。

我 7岁那年，伯父在镇办企业

当副厂长，他儿子也就是我堂兄结

婚，我爸负责在账房记账，那天我

也跟着他去了。婚礼当天一早，新

媳妇还没过门，大福叔就来随礼

了，两元。下午四点，家族两位哥

哥开始挨家请人。大福叔来得最

早，伯父满脸堆笑迎了出去，挽着

大福叔的胳膊把他请进堂屋，让到

座位上，又端茶又递烟。

我问我爸：“大福叔随了两元，

他咋来喝喜酒了？”

一旁的婶子听到了，气愤地

说：“这大福，前段时间他老婆生孩

子，你伯父随礼五元，他这次咋好

意思随两元？”

伯母笑着说：“不要这么说，他

拿两元比我们拿五元钱困难多

了。大福老婆身体不好，孩子生下

来没出满月就住了两次院，花了不

少钱。再说，大福来咱家喝喜酒，

是把咱当知己，若觉得和咱关系一

般，别说请一趟，就是请十趟，他也

未必肯来。”

宴席开始后，伯父入席就座。

他和大福叔紧挨着，席间一个劲地

给大福叔夹菜。那天，大福叔和伯

父都喝得有点多。大福叔借着酒

劲儿和伯父畅谈未来，说他想做小

生意，伯父举双手赞同。伯父有经

济头脑，给大福叔出了很多好点

子，大福叔的小生意越做越好，日

子渐渐好转起来。

人情的偿还不仅限于金钱，伯

父家只要有事需要人手，大福叔都

跑来帮忙。大福叔也把伯父当亲

大哥看待，有啥事情都请伯父帮忙

拿主意。富裕起来的大福叔，一次

酒后吐真言，说起当年他给伯父随

礼两元，是伯父亲自去他家请的

他。伯父说，大福叔若不去，便是

瞧不起他。当然，大福叔也馋酒席

了，那几年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

都忘了肉是啥滋味了，所以一请便

到了。

那场喜酒不仅让大福叔吃好

喝好，加深了邻里情，同时也打开

了他的财富之门。

宁远河畔，崖州

古城西南八里。龙溪

和凤水，相约而来。

在千年古村交汇，孕

育福泽宝地。

村 里 蜿 蜒 的 小

巷，青石板路上回响

的脚步声，陪伴明清

古宅，走过漫长的岁

月。门楼、正室、横屋、

正壁组成的四合院，屋

脊飞檐翘角，浮雕装饰

灵动。时光仿佛在这

里停留，痴情的守望，

演 绎 出 娓 娓 动 听 的

“保平故事”。

走进保平村，犹

如走进一座历史文化

馆。一缕清风，飘来

的花香和书香，洒满

崖州人家。

“保平书屋”院落

里，几位长者的身边，

围拢着一群孩子。他

们正在传唱崖州民歌，

乡音袅袅，余韵悠长。

崖州后人，赓续

千年文脉的精神，宛

如夏日的阳光，执着

而炽热。

古时毕兰村，今

日 保 平 村 。 岁 月 变

迁，风韵犹存。

大小洞天

崖州古城，鳌山脚

下。一道空灵的南海

福门，慈眉善目。在

这块风水宝地，我看

见了，天空更蓝，海水

更清。

历经风雨，摩崖

石刻上的诗文，依然

鲜 活 灵 动 ，耐 人 寻

味。走近它们，我仿

佛 听 到 先 贤 圣 哲 呼

吸 和 心 跳 的 声 音 。

一束仰望的目光，清

澈 而 虔 诚 。 岩 石 用

自身的坚韧，守护一

方净土。

在山海之间，我

沿着时光的足迹，探

秘鳌山的灵性，领略

大海的情怀。

走出大小洞天的

一刹那，我的内心豁

然开朗，目光所及皆

是“洞天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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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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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的一声，浴室的门关上了。

浴室里的林媚不去理它，但门的

关合声显然惊动了门外温柔的猫

咪。它凄凉地叫了两声，林媚也接着

“咪咪”回了两声，表示对猫咪的温情

和安慰。

林媚在柔和的灯光下，在浴池正

享受着热水的爱抚，氤氲的水雾包围

着她，她宛若绰约多姿的仙女。门的

关合并没有打扰她洗浴的心情。这

是她一天最舒意的时光，挣扎了一天

的灵魂会卸去满身的疲惫。只不过

今天她参加年终值班回来，已是凌晨

两点。她进了家门，习惯性地反锁好

防盗门，蹬去休闲式皮鞋，脱去职业

套装，拎起睡服就进浴室了。

三十分钟后，林媚才起身走出浴

池，她下意识去打开浴室门，却发现

无论怎样也打不开了。不可能吧？

浴室的门只有从外面打不开，而从门

的里面是可以打开的。她穿好睡衣

又去抓门把手，可门把手却转动不

了，显然内芯锁住了。怎么办？她用

力推挤门，却还是不能打开。门外的

猫咪又叫了起来。

手机也不在身边，林媚记起回家

脱下职业套服时，把手机放在了卧

室。她试图呼唤苹果智能 siri系统，

可是或许距离太远，手机没有一丁点

反应。她又想到卧室里的智能音箱，

她对着浴室上方的排气扇窗口喊了

三声，但智能音箱没有这个功能。她

对门外的猫咪唤了几声，猫咪倦慵地

回应了她几声。

林媚知道这样折腾下去不是办

法。她开始感到疲惫，决定先睡觉，

保持体力。她通过智能语言设置调

好早晨七点的闹铃，那时小区就会有

人早起晨练，大院里通常有练太极

的、舞剑的和慢跑的，她的浴室靠近

楼道电梯边，稍有响动，她就可以求

救了。于是，她靠着浴池边坐下来，

一打盹竟真的睡着了。

次日是大年初一，林媚被急促的闹

铃声叫醒。正如她期待的一样，楼道

外的电梯有了开合的响动，显然有人

停止了脚步，循声而来。她敲击浴室

的落地水管，焦虑地说明被困的情况。

有个中年妇女警惕的声音响起：

“一个人洗澡，为什么要关浴室门？”

又有另一个人声音：“洗澡为什么不

带手机？”……

她在重复诉说中，嗓音不由得提

高了。马上有人说：“你被困了，声音

还那么大？”

她来不及详尽解释，先前那个中

年妇女又说：“这年头有拦车碰瓷的，

大过年的，谁能把自己困在家里？”刚

说完，就听见有人离开的脚步声。

她急了，又猛击了一阵落地水

管。这时，小猫咪也开始“咪咪”发声

了。楼道里就有人说：“家里还养着

猫，搞什么恶作剧？这是春节，不是

愚人节……”

她凭声音判断，至少有三人经过

她的门口，却没有人相信她的困境。

她几近绝望，声嘶力竭地拼力呼喊：

“有人吗？有人吗？……”她的喊声

没有再引起人们的注意。

节假日许多住户回家过年去了，

但城市的节日喧闹声开始升腾，几乎

遮掩了她干哑的声音。楼道电梯处

又死寂一般恢复了平静。

林媚沉静了下来，作了最坏的打

算，本想闭目养神的，却不由得思绪

纷飞。她所在的城市是一座现代化

沿海经济强市，外来人口多，过年过

节时，空荡荡的静寂成了不二标志。

平时小区里各住户都显得很忙碌，有

时候在楼道或电梯里遇上，四眼相

对，也视同陌路，匆匆擦肩而过。本

来她是准备回北方飘雪的故乡过年

的，但公司有紧要事务让她加班，她

就留了下来，家里人惦记她，说给她

寄年货过来。

于是，她忽地想起了有快递，今

天会不会有快递员过来？但她马上

又失望了，大过年的，快递员都放假

了，就算有快递，也是过了大年初三

才派送。节前快递与物业早就约定

好，过年期间快递不能送上楼，门卫

处的快递柜放满了就临时放在门卫

处，等待过完年回来的业主去领取。

时间悄悄滑向下午。林媚再也

睡不着了。她伸长着耳朵，贴在门处

仔细聆听着楼道电梯的响动，期间似

乎有三次电梯门关合声。她不断敲

击着落地水管，企图弄出更大的声

响，用尽余力喊着：“有人吗？救救

我！”猫咪也在不停地用脚爪挠门，发

出不安的叫声。

越来越疲惫，林媚和猫咪隔着浴

室的互动也停止了。她记得她准备

的猫粮还够用半个月，她想，或许小

猫比她的生命还长，如果等到大年初

七上班，公司发现她旷工或者失踪

了，来找到她时，她或许已离开了这

个世界。

……

林媚最终得救了。小区一个年

纪稍长的保安，过年没有回家，因为

可以多领过年加班费。他是凭着女

孩的快递地址找到女孩 14 楼房间

的。他报了警，还请人开了锁。

事后，林媚千般感激他，说了又

说：“是你救了我，一辈子我都会感谢

你！”他却说：“不要感谢我，是你自己

救了自己！我在这个小区当门卫快

八年了，每天都与多少人擦肩而过。

你是三年前住进来的，也是唯一的上

下班都跟我打招呼的人。你昨晚可

能加班了，很晚才回来，可今天一天

没看到你出来。这大过年，小区很冷

清，我有些担心，就……”

□□ 阿 紫专家之言

有位犯罪心理学专家成了网

红，每发一段视频，点击量都很惊

人。我也算是她半个粉丝，听了她的

一些观点深受启发，但又觉得有时说

的并不对。

有一次，专家说生活中怂人爱

打老婆。这类人在外面不敢与人争

执，属于受气包。回到家里，往往将

一肚子怨气发泄到老婆身上。而那

些在外喜欢打架惹事的狠人，在家通

常很疼媳妇，从不打老婆……

对于前半部分，我很赞同。亲

戚中就有那么一位，在社会上唯唯诺

诺，是个老实人。回到家里如同人格

分裂，是打老婆的小能手，最终离了

婚。至于后半部分，我就不认同了。

结婚前，我一直住在父母家。那

个家属大院很像电视剧《狂飙》里的

旧厂街，我的邻居、同学中有些坐过

牢，属于传说中的“社会人”。他们在

外争强斗狠，三天两头进局子，回到

家里，手也不闲着，他们的老婆脸上

常挂彩。对外人狠，对老婆不动一个

手指头的，我真没见过。或许有，估

计也是百里挑一，并非普遍现象。之

所以如此，窃以为习惯于拳脚表达意

见的人，骨子里觉得暴力是很平常的

交流方式，他们的思维与常人不同。

那位专家为什么会认为狠人往往

是宠妻狂魔？或许这是女性视角的

臆想。也可能因为专家没在“旧厂

街”待过，她的调查方式是对犯罪分子

口头采访或问卷，人家不一定说真话。

专家不全是有身份的人，我有时

也被视为“专家”。我曾在轮胎厂当

过5年检验员，做过4年销售，常被人

请教轮胎方面的问题。

今年初，岳父从网上买了4条轮

胎，每条售价 78元。我劝他放到楼

顶平台上，填上土，用来养花。岳父

开的是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一条轮胎

正常价起码 300元。如果是硫化翻

新的旧轮胎，要做到外观上和新胎一

样，七八十元肯定不够本。

我的从业经验来自 20多年前，

当年有些个体户耍小聪明，回收胎纹

尚有一定深度的旧轮胎。用雕刻刀

深挖，挖到不伤及帘线层的程度。加

深胎纹，然后刷上黑漆，看上去就和

新胎无异了。至于岳父买的轮胎是

不是这么弄出来的，我不敢下结论。

毕竟我的经验或许过时了，如今也许

有了新的“黑科技”。

作为轮胎领域曾经的“专家”，我

只能给岳父分享我过往经历，不敢下

什么定论。有一点无需置疑，“事出

反常必有妖”，价格低得离谱的商品

用不得。尤其事关生命安全，贪小便

宜必吃大亏。

虽然 20多年没去研究轮胎了，

但凭着以往的资历，我仍可以假模假

样地给人指点迷津，大多数人会相

信。好在我这人胆小，只敢分享和商

榷。窃以为那些真正的专家，也不妨

胆小一点。他们中许多人，其实也很

久没踏踏实实搞研究了。而普通人

不应丧失独立思辨能力，专家的话不

是圣旨，完全可以质疑。

天涯诗海

堂亲于我只是清晰的概念，至于

怎么“堂”从未体会过，相信如今多数

人都不曾感受。当我走进海南罗案

这小村落，那依然冒着烟火的斑驳瓦

舍，那穿越百年仍旧可亲的灯火，那

颠覆我传统认知的“堂”，把“亲”体现

得淋漓尽致。

堂屋，这是内地乡下人对客厅的

称谓。过去书本影视里说四世同堂、

五世同堂，即只要老辈人在，家就不会

分，几代人同一个锅里吃饭，同一个堂

屋共事，堂亲即是触手可及的亲人。

也许故往的农耕社会，人力及生产资

源协同性强，生存相互依赖度高，几代

同堂，和睦相处也即自然之事了。

随着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

人类对农业生产的逐步摆脱，个体的

独立性越来越强，相互依赖程度的减

弱，真正意义上的同堂便成为符号，

谓之堂而非堂也。

海南人淳朴热情，有幸受朋友吴

玲之邀，前往罗案村参加她兄弟的新

居落成典礼。这是一栋现代化的四

层小楼，是兄弟俩用三年的时间，一

砖一瓦一点一滴建起来的，装修考

究、用料精良。但让我心头闪过一丝

不解的是，客厅对应的前后都有门，

与后面的瓦舍门相互照应、相互通

透，瓦舍堂屋也有前后门，两所房子

一个高耸入云，一个低矮沧桑。穿过

一个个门洞，踏过一间间中堂，望着

天长日久、被风雨蚀刻的一扇扇木门

上的年轮，好似时光在倒流，让人走

进了不老的传说。

听说我对传统人文感兴趣，吴玲

特意带我走访村里的老民居。这里

有很多斑驳沧桑的老屋仍住着人，仍

然烟火飘散、生机盎然。海南常年多

雨，那受潮湿霉变的墙，那从屋内便

可直观瓦片的南方传统民居，看起来

特有生活意蕴，特有穿越时空的沧桑

感。我陶醉在这独有的意味里。

“这就是我家的老屋，有没有见

过这样的通门？”走在一户门前，吴玲

驻足指着里面对我说。

这是一溜三间建筑形式的房子，

每幢房子的堂屋前后都有门，七八家

的堂屋一眼就看到了底。

“三叔！”

“四奶！”

“五爷！”

吴玲领着我走过一道道门，穿过

一个个堂，亲切地跟每一位长辈打着

招呼。走到五爷住的屋子，一位看上

去七八十岁、清瘦矍铄的老人，赶紧

叫家人给我们端水搬凳。

老人告知，这就是通堂形式的房

屋。过去一代代人生活相互交叉，这

种房屋方便来回照应，后人依此建下

去，通堂便自然成为现在的居住形

式。海南气候炎热，冬天保暖不是问

题。通堂形成自然风，夏天起着消暑

作用，加之居住的都是自家人，昼不

关门，夜不闭户，自古如此。

老人说：“我们这通堂相当于你

们那院落的同堂，即使以后分家了，

无论实际和形式上的同堂也永在。”

吴玲三叔的房子翻新了，但仍修

旧如旧，堂屋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老屋能用的木料经打磨上漆，再用现

代工艺施工，又焕发出盎然的生机。

“这是祖，这是亲，这是血脉相

承。”方脸大眼、戴着黑框眼镜的三叔

笑着对我说。

农耕时代的中国，同堂是特殊的

字眼，堂亲虽非一个父母，但聚的一

个堂，吃的一锅饭。孝敬长辈，关爱

后代，孝与亲在堂上温馨无尽，和谐

和关爱跃然堂间。

罗案村的同堂迥异于内地，这出

乎我意料的建筑形式上的同堂，屋舍

不灭，同堂永远。一连串的门，一连

串的堂，一连串的亲。在依然炊烟袅

袅的民居瓦舍里，虽非雕梁画栋、富

丽堂皇，可堂的内涵穿越岁月时空，

被演绎得意蕴悠远。

有堂屋对联这样写：“堂前堂乐

和，屋后屋和乐”。斑驳的白墙门户两

旁，映衬着火红的对联，堂的概念超越

方寸之间，把亲情与和谐紧密相连。

同堂，通堂，堂屋，血脉亲情永远

的根。

通堂可亲
□□ 王学艺

崖
州
保
平
村

□
吉
才
惠

越 来 越

疲惫，林媚和

猫咪隔着浴

室的互动也

停止了。她

记得她准备

的猫粮还够

用半个月，她

想，或许小猫

比她的生命

还长。

有趣说说

（
外
一
章
）

生活记事

琼岛风情

夏为大，至为极

晨风中的小西瓜蔓儿，是六

月里

另一群幸福的孩子

竖起的竹竿，拉扯的五彩线

绳

任他们攀，或者爬

好好享受一年中夜最短、昼

最长的一天

前提是不能舍弃一个好身体

就像我，早早起来

洒水，扫地

安抚辣椒、茄子、黄瓜、丝瓜

各就各位

目视蓝莓、肉桂、冬枣、石榴、

葡萄

开枝，散叶，育果……

当然，善待薄荷、荆芥的同时

始终没有忘记院外

踱步的小花猫

它们趁黑暗肆虐之际，一边

一个卧门墩

值守，劳苦功高

我在品享繁茂和诗意的日子

拒绝做一位忘恩负义者

这一点，希望对流的阳气知道

希望一颗颗童心中意的天地

里，风调雨顺

立竿见影

夏 祈

阳光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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